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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歲就取得博士學位並成為哈佛大學教
授的林文傑博士不只是科學界的巨人，發明
過被美國《時代雜誌》譽為本世紀十大發明
之一的口服疫苗，在藝術界他同樣成就斐
然，曾被中國藝術學院、中國藝術家協會及
國家故宮博物院評為20世紀最有成就和最
具影響力的99位國畫家之一，自創「折光
畫」和 「心靈書體」書法。更難能可貴的
是，他的愛國之火一直不滅，為了慶祝香港
回歸祖國20周年，近日他在會展Art One藝
術中心展出了一系列以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為題的近作，由即日起至
7月10日期間舉辦「林家絲綢之路」畫展，
宣揚「中國夢」。
早於1997年，身在美洲工作的林文傑就

趁着香港即將回歸祖國之際返回香港定居，
並在同年6月底在會展舉行題為「萬水千山
總是情」的個人畫展，抒發愛國情懷，慶祝
香港回歸。2012年香港回歸15周年 ，他又
在會展舉辦另一題為「明天會更好」個展，
預示了國家的持續崛起。轉眼間，香港回歸
祖國20周年，香港繼續搭上國家發展快
車，並把握作為國家最國際化城市的優勢，

成為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
心及內地上市公司重要的集資
地，並積極參與國家主席習近
平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和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林文傑因
此受「一帶一路」啟發，在今
年3至5月繪畫了一系列以此為
概念的「水油畫」（EbruWa-
ter Marbling）新作。

畫作受絲綢之路啟發
不論水墨畫、油畫，還是自

創的折光畫、心靈書體都難不到林文傑，但
原來這種和西方抽象表現主義畫風的效果有
不少相似之處的「水油畫」媒介，卻是去年
林文傑在「香港書展」才首次接觸到。他解
釋：「這種畫法源於中東，有超過1,000年
歷史，後來才傳到中國。畫的時候要先在缸
倒滿水，再把油墨鋪在上面，然後直接在鋪
滿油墨的水面上作畫，畫完後最後再用絲或
布把畫好的圖案吸上來。」
林文傑選擇使用這種畫法是因為中東在歷

史上是絲綢之路很重要的一部分，對中國傳

統文化有不少影響，而中東在當代也是國家
「一帶一路」經濟建設的重要合作夥伴。
「這些作品有敦煌的感覺，線條很飄逸奔
放、龍飛鳳舞，讓人看得笑逐顏開。」此
外，具科學家創新精神的林文傑也希望藉這
一系列他從未嘗試過的風格化作品給觀眾煥
然一新的感覺。

作品蘊含深邃哲思
他又特別向記者介紹一幅融匯中西的作

品。畫中猶如彩色絲帶的線條蜿蜒飄舞，與

畫中以「心靈書體」自創圓形書法字體寫
下、宛如眼睛瞳孔的「惜福」兩字相映成
趣。「惜福的意思就是要珍惜自己的福氣。
而在我看來，絲綢之路是一條很快樂的路，
所以畫中的線型都是五彩繽紛，它代表了一
種福氣，我們要好好珍惜它。」而「惜福」
又是一種「修身」的方式，傳遞了中國固有
的哲學思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並進而達成真正的「中國夢」。
中國人很重視家庭觀念，林文傑也不忘讓
兒女、孫兒一起參與是次展覽，所以將之命

名為「林家絲綢之路」，讓展覽多了一份人
情味。展覽包括了他和一直居住在美國的女
兒漪漪和兒子林風，及七歲孫女和五歲孫兒
的作品。漪漪是一位律師，也是一位業餘藝
術家；兒子林風是一位兒科教授，亦是一名
攝影師。當他把展覽的構思告訴他們時，他
們都非常支持，漪漪帶來了併貼作品，而林
風則帶來了在世界各地拍下的照片。漪漪更
特地在5月時由洛杉磯飛往休斯敦與林風及
他的子女為是次展覽創作合作畫。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添浚

林文傑個人畫展
墨彩之間傳家國情懷

市村正親與田中裕子在劇中分別飾演馬
克白和馬克白的夫人。這樣的經典組

合與精湛演技，突出了馬克白的悲劇英雄特
色，也讓馬克白夫人成為了劇中三個女巫之
外的第四個女巫。夫人的懺悔與自盡讓唯美
的救贖到達了高潮，也讓全劇展現的反思色
彩更加突出。

被擴大的佛壇
整部劇確實像一部舞台劇。兩個衣衫襤褸
的長者慢慢從劇場的觀眾席步向舞台，打開
了兩扇門，自此整部劇開始了。如蜷川幸雄
所認為的那樣，這是源自他家鄉人在拜祭先
人時打開家中佛壇的情景，是地地道道的日
本傳統文化。
兩個婦人打開的佛壇，其中出現的不僅僅
是先人，而是一個故事，似乎故事中的每一
個人——無論是被讚頌的抑或被譴責的，都
在後人的祭祀行列中；而先人們的故事——
無論公開的或私下的，無論光明的或陰暗
的，也都會被後人記錄和檢視。兩個婦人慢
慢步向佛壇，似有莊嚴的古剎鐘聲在作伴；
佛壇大門慢慢被打開的過程中，背景音樂有
西方式的男聲合唱，亦有輕柔的日式女聲合
唱。這種平行式的音樂佈局，讓人深刻感受
到：在人性的慾望和善惡之外，神性的救贖
是不可抗拒、超越東西方的。劇中，古寺的
鐘聲也扣動了馬克白的心弦，推展了情節的
發展。
現代的東方社會，人們有時忽略了教堂或
是寺廟鐘聲所帶有的神聖救贖內涵。東西方
文明或許有千般萬般的不同和差異，但是在
救贖生命與靈魂的宗教聖地，鐘聲是莊嚴、
神聖和重要的。這樣的共同點乃是奠基在共
同的人性基礎之上。人們將教堂的鐘聲視為
旅遊景點，視為結婚時的伴奏，視為親人離
別時的哀嚎；將東方古寺的鐘聲視為千百年
的傳統、視為理所當然的表演、視為簡單的
計時器。當代社會的科技如此發達，為何西
方的教堂和東方的古寺仍然需要鐘聲？
當世界發生悲劇、當人間出現了不公與不
義、當有值得人們重視的事情需要關注和警
惕、當上天昭告民間重大的啟示時，無論教
堂或是古寺，都會出現鐘聲。然而，這樣的
鐘聲是被人們忽略的、忘卻的甚至是有意迴

避的。馬克白沒有因為鐘聲而
放棄自己的暴行；世人也沒有
因為佛壇的鐘聲而停止作惡。
劇中這個被擴大的佛壇，將上

天拯救人類的方式加以明示：用
人類自我的鬥爭和殘殺來刻畫出善
惡之分、真理與謬論的界限。鐘聲
是救贖的訊號，是上天步向人間的腳
步。拯救慾求不滿的人性之職責，乃
是在無所不能的神性。這一點，東西
方文化背景和藝術作品似乎具有相同的
看法。而《蜷川馬克白》中的鐘聲也為
這種神的救贖留下了精湛的舞台腳註。

心靈慢鏡頭：自洗與自盡
馬克白的榮華富貴本可以止步在爵士頭銜

上以安享晚年。但是三個女巫的「可以成為
君王」的預言讓他的內心開始凌亂。有人認
為，讓馬克白走向弒君篡位深淵的，乃是他
的妻子，因為她用成功男人的標準不斷慫恿
自己的丈夫去鑄下大錯。但將這預言告訴妻
子的，卻是馬克白本人。
日語自身的特點決定了其對白具有一定的

快速性，因而整個《蜷川馬克白》呈現出了
某種程度上的快節奏。不過，在明快情節的
推展中，有一處細節卻是以較為緩慢的方式
呈現：這就是馬克白夫人獨自一人洗手的場
景，其用力清洗的動作反覆呈現。這是救
贖，她試圖洗盡自己唆使丈夫殺人篡位帶來
的罪惡與不安。但是她卻發現，無論怎樣
洗，都無法將手上的血滴洗去，更加無法平
復內心的罪惡感和不安。此時，她曾經的自
信已經全然消失。
這是巨大的反諷。在城堡內用盡氣力去說

服焦慮的馬克白篡位、行兇的就是夫人，但
最早覺悟並痛徹心扉的也是夫人。最終，夫
人用自盡的方式離開了馬克白，人們亦無從
知道她離去的方式。田中裕子的精湛演技，
特別是她那咄咄逼人的語言，營造了一種強
大的壓迫感，讓人覺得她是那三個女巫之外
的第四個女巫。因為，不能迴避的核心是，
讓馬克白心思凌亂的乃是三個女巫，但最終
讓他下定決心篡位的乃是自己的夫人。但恰
恰是夫人，在篡位成功之後開始懺悔、離他
而去。

這 是
慢鏡頭式
的心靈呈
現。蜷川
幸雄用這樣
的方式讓馬
克白夫人這一
角色成為了東
方文化意義上
的救贖主角。在
形式意義上，只
有這位夫人知道
一切罪惡的來龍去
脈，而她的自洗和
自盡，也構成了對自
我靈魂的否定和拯
救。代表神的腳步的

鐘聲如果可以解釋成為是喪鐘的話，那麼馬
克白夫人便是第一個被這一鐘聲推出的使
者。只不過，她的報哀音並沒有徹底喚起自
己的丈夫。如果我們將馬克白的悲劇視為是
源自人性的必然產物，則馬克白夫人這一角
色其實更多是上天派遣的黑暗天使，馬克白
經歷的一切也就如同《聖經》中的試探、試
煉一樣，最終的死亡是自我救贖的終極方
式。

傳統再現：文化的重生
或許可以將《蜷川馬克白》視為是一
種日本古典或是傳統文化在舞台上的重
生，這是蜷川幸雄的巨大成功。他從家
鄉的祭祀傳統中找到了靈感，將《馬
克白》進行了成功的「日本化」處
理，以16世紀末的日本安土桃山時
期為全劇的背景，但人物名稱和地
名卻沒有改動，這種組合效果是以
日本傳統文化方式去詮釋西方經
典文藝作品，不僅展現了蜷川幸
雄個人超凡的才華，也是日本文
化深厚積澱和豐富內涵的象
徵。劇中出現的三個女巫，會
令人想到俄國東正教中的聖
愚 （Foolishness for
Christ ），《蜷川馬克白》
帶來的文化思考則成為一
個嚴肅的議題。
日本是一個具有二千多
年傳統與歷史的文化古
國。在近代化的背景之
下，近現代意義上的
「國學」一詞也誕生
在日本。雖然，今天
的日本已經走出了
國粹主導、國學至
上、拒斥西方文
化的昭和排外時
期，但在傳統與
當下、自我與
他者之間建立

一座文化橋樑則一直是日本
文化界的重要努力方向。2011年，日本著
名的太鼓大師林英哲前來香港表演了傳統日
本的和太鼓。林英哲當時介紹說，其中一部
作品《澪之蓮》，講述的便是一個日本人對
韓國文化的鍾情，不斷追求人與自然萬物的
共生；這個日本人是上世紀初抵達韓國的，
那時的日本與朝鮮半島因為殖民的問題而相
互對立，但是這個日本人依舊用自己的生活
去講述韓國的點點滴滴，過世後也葬在了韓
國。《澪之蓮》加入了日本神話中「山幸」
和「海幸」的意象，以兄弟的分合來隱喻人
與自然、人與人的悲歡離合，用日本的民族
傳統形式詮釋了人類共融的精神。林英哲當
時表示，東亞地區的「鼓文化」有共同之
處，藝術詮釋的作用對人心的凝聚有着巨大
影響力。
由此可見，這座日本文化界打造的橋是友

誼和共融之橋。用自我的傳統文化和表現形
式去詮釋世界經典、去表現跨文化的融合，
並不會讓傳統文化消失，只會讓傳統文化更
加具有時代感和生命力。傳統的意義和內涵
從來不是、也不應該是對現代文明、外來文
化、多元融合的否定和排斥，也不是少數文
化精英用以維護自身利益的道具，而是以更
加古典和深刻的方式去描繪現代性中的種種
元素和個體。如果傳統文化或是在「古典」
外衣下的人文成果只能獨生於這個世界上，
那麼我們很難理解為何歐洲社會的嚴肅音樂
會有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國民樂派、先鋒
主義的分類。畢竟，這不簡簡單單是音樂風
格的類別，而是跨越了近千年的文化形態和
地理差異。若再看日本明治維新時期造就的
現代漢字詞彙意義上「文化」一語，則它最
為根本的內涵是一個動態過程——文明開
化。這也和殖產興業、四民平等、富國強兵
等理論一道成為了當時日本的國策。文明開
化的詮釋，讓「文化」不再是靜止和封閉的
產物，這其中，也包括傳統文化。《蜷川馬
克白》恰恰給了我們一種認識傳統文化的獨
特方式。

由已故日本著名劇場與電影導演蜷川幸雄執導的

舞台劇《蜷川馬克白》，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

十周年的慶祝活動之一，六月末在本港上演，市民和

各界反響熱烈。人們不僅僅將這一作品視為莎士比亞

經典的再現，更是將其視為日本文化的成功表現。在

《蜷川馬克白》中，劇目情節推展中的元素是唯美的，

如悠揚的音樂、寫實的對白、落下的櫻花等。而這種唯美

是一種救贖：一種對人性善惡的救贖，一種對日本在地文

化的救贖，一種對顛倒世界的救贖。救贖的唯美，讓整部劇

充滿了思想的深刻與靈魂的昇華。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圖：康文署文化節目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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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目宣傳照劇目宣傳照

■■香港綵排照香港綵排照，，
市村正親與田中市村正親與田中
裕子分別飾演馬裕子分別飾演馬
克白及其夫人克白及其夫人。。

■■劇中設計了寓意傳統的劇中設計了寓意傳統的
櫻花櫻花。。 Seigou KiyotaSeigou Kiyota 攝攝

■■市村正親表現慾望和救贖的市村正親表現慾望和救贖的
大對決大對決。。 Seigou KiyotaSeigou Kiyota 攝攝

■■香港綵排照香港綵排照，，劇中劇中，，馬克白夫人頗具馬克白夫人頗具
唯美救贖色彩唯美救贖色彩。。

■■林文傑林文傑（（右三右三））及眾嘉賓為展覽開幕剪綵及眾嘉賓為展覽開幕剪綵。。鄭雲風鄭雲風攝攝■■市民參觀展覽市民參觀展覽。。 鄭雲風鄭雲風攝攝


